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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新互鉴向新生声：刍议威尼的革新工匠与斯文艺复兴早期的的建筑新风
The New Era of the Ag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the Innovative Architects of Venice and  the Innovative Architectural Style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摘要：相对威尼斯拜占庭与哥特时期建筑艺术和帕拉第奥式古典建筑的丰富研究，连结两个时代的威尼斯文艺复兴早革新建筑师群体与他们发展的期建新筑风格甚少得到关注。诚然，作为亚平宁半岛和亚得里亚海上繁荣开放的都市，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威尼斯吸引了一批革新建筑师与工匠群体参与新风格探索实践。他们在汲取潟湖传统风格与形式要素的基础上，融合始于托斯卡纳地区的古典复兴思潮，提出契合比例和完美几何图形思想的理想建筑空间与符合简约古典语汇和协调比例关系的理想立面体系。本文在历史史料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与图像档案，通过可视化等手段，以期呈现威尼斯文艺复兴早革新工匠群体以及他们创造的期建筑新风之表现形式，以及导向这种风格背后深层的历史、社会、人文因素素。
关键词：威尼斯，文艺复兴早，革新建筑师期，建筑新风格


Abstract：In contrast to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n Veneto-Byzantine and Venetian-Gothic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Palladian classical architecture, architects and architectural styles in Venice during Early Renaissance Era that bridged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the High Renaissance have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In fact, as a prosperous city on the Apennine Peninsula and the Adriatic Sea, Venice attracted a group of innovative architects to engag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 new architectural style during this period. Building upon the traditional stylistic and formal elements of the lagoon, they integrated the classical revival ideals that had originated in the Tuscan region, proposing architectural spaces grounded in concepts of harmonious proportion and perfect geometric forms, as well as façade formation that embodied a simplified classical vocabulary and balanced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historical sources and literature, and supplement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visual archives, this study employs visualiz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present this innovativ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those innovative architects who created it during the early Renaissance in Venice.
Keywords：Venice, Early Renaissance, InnovativeArchitects, Innovative  Architectural Style

0.序言
海上有座辉煌之城，
大海的涨落
打在她或宽或窄的街道上；
海里的海藻
附在她宫殿大理石石板上。
鲜有人际，
也无脚步通向她的大门。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海上之路，
带我们驶向一座漂浮的城市……
——萨缪尔·罗杰斯（Samuel Rogers）[[][endnoteRef:1]] [1: [] 节选译自作家萨缪尔·罗杰斯（Samuel Rogers）《诗歌集（Poems）》中《意大利篇·第十四 威尼斯（Italy 14. Venice）》。]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罗杰斯的笔下，威尼斯，一座荣耀的海上之城在亚得里亚海滨冉冉升起。沿着穿城而过的大运河（Grand Canal）和象征国家权力的圣马可湾（Bacino di San Marco）放眼望去：次第建造的哥特式府邸建筑尽收眼底；圣马可大教堂（San Marco）的拜占庭式组合拱顶构成了远端的天际线；帕拉第奥设计的海上教堂和隆盖纳[[endnoteRef:2]]（Baldassare Longhena）设计的巴洛克式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Salute）成为以圣马可湾天然弧面构成的海上剧场之底景，创造了丰富的视觉景观（图1），成为威尼斯的城市名片。 [2: [] Baldassare Longhena（1598-1682）出生于威尼斯，是巴洛克时期威尼斯重要的建筑师，主要作品包括：安康圣母教堂、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Giorgio Maggiore）建筑群重建与改建、基奥贾大教堂（Duomo di Chioggia）等。] 


[image: ]图1 威尼斯圣马可湾鸟瞰全景视图
倘若以时间顺序重新浏览威尼斯的恢弘建筑，不难发现这些为世人所熟知的建筑群大多建成于拜占庭式与哥特式与哥特风格格影响下的中世纪，或建设于或是是古典思潮统领下的盛期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而处于两个时代之间的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却鲜有关注。
诚然，在以《弗莱彻建筑史（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文艺复兴与巴洛克（Renaissance and Baroque）》、《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等西方构筑且主导主流的建筑史语境下，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大多遵循托斯卡纳建筑师发展主线，关注佛罗伦萨和罗马两大中心的建筑思潮与风格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因接受古典新思想的时间差异和各地本土风格的影响，亚平宁半岛不同地区文艺复兴早期运动呈现出不同于“托斯卡纳-罗马”一线的发展脉络。
事实上，，作为繁荣自由且政治稳定的城[[endnoteRef:3]]邦，威尼斯一度度成为文艺复兴早期亚平宁半岛北部新艺术诞生的沃土，孕育了一批不逊于托斯卡纳派的艺术大[家][endnoteRef:4]。耳濡目染之下，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领域同样滋养出一批菁英建筑师与工匠群体：他们从潟湖建筑传统和古典思潮的背景中挖掘一切可能的元素，将其解构、重组，在威尼斯掀起了一场革新建筑风格与形式的“新风”，并架起了由拜占庭和哥特式向古典主义复兴风格激烈转向的桥梁。这种新风格随着威尼斯的版图征服，广泛影响了泛亚得里亚海和伦巴底地区。可以说，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新风是意大利地域性文艺复兴运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早期发展史不可小觑的重要案例。 [3: [] 这一时期威尼斯始终是亚平宁半岛北部和地中海上重要势力：十四世纪下半叶，随着赢得与热那亚的冲突，威尼斯巩固了地中海贸易霸主的地位，建立起遍布地中海和黑海的贸易殖民网络；而放眼陆地，凭借雇佣兵的节节胜利，威尼斯不断吞并波河流域的小领主国，国家版图向东北延伸至阿尔卑斯山麓，向西一直扩张至布雷西亚、贝加莫和克雷马等伦巴底腹地地区。威尼斯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4:  文艺复兴早期，以提香（Tiziano Vecellio），乔尔乔内(Giorgione)，贝里尼父子（Jacopo, Giovanni e Gentile Bellini）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绘画大家在以乔托（Giotto）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绘画基础上，运用丰富的色彩表现人物肖像，风景、城市与建筑景观，并创造性地采用油画方式作画，开创了“威尼斯画派（Venetian School）”风格；以里佐（Antonio Rizzo）和隆巴多家族（Pietro, Tullio e Antonio Lombardo）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雕塑师发展了多纳泰罗的自然主义雕塑技法，并应用于潟湖地区雕塑实践中。] 

[image: 山上的风景

描述已自动生成]此外，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已经建立起的海上霸权和信息集权，东西方艺术风格汇集于这座亚得里亚海滨城市，将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1500年的鸿篇巨制——《全景威尼斯(View of Venice)》。制图师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b de Barbari）在画面中尽可能参照当时样貌，详实还原原威尼斯天然塑造为艺术融合的试验场，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建筑、街巷、广场与蜿蜒的水道，记录下自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的威尼斯哥特式（Venetian-Gothic）”与“威尼斯拜占庭式（Venetian-Byzantine）”建筑风格。随着十四世纪以来威尼斯的版图扩张，潟湖本土城市形象（图2）。尔后一个世纪，至少有15幅“雅各布式”的鸟瞰图像被不同画师创作。他们的忠实记录是研究过渡时代威尼斯斯建风格又不断融合伦巴底，托斯卡纳，环亚得里亚海等不同地域的设计形式与古典特征，并最终发展为具有独特地域性的文艺复兴早期古典建筑风格。可以说，在威尼斯诞生的文艺复兴建筑新风是多文化交流与融合视角下诞生、发展与传承的产物，是艺术史领域文化融合的重要实例筑发展的重要源本。此外，十六世纪建筑师乔治·瓦萨里[[endnoteRef:5]]（Giorgio Vasari）、作家小桑索维诺[[endnoteRef:6]]（Francesco Sansovino），十八世纪建筑师托马索·特曼萨[[endnoteRef:7]](Tommaso Temanza)都曾著书记录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重要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群体，以及他们的实践作品。这些缘于自身经历或他人口述的资料，成为了解当时背景的基础材料料。另外， [5: [] Giorgio Vasari曾于1540年在威尼斯短居，并在其所著之《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 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 tempi nostri)中，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下当时威尼斯画家的生活与创作片段。]  [6: [] Francesco Sansovino（约1521-1586），作家，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之子，随父亲来到威尼斯后一直活跃于威尼托地区。他最重要的作品为1580年创作出版的《威尼斯，独一无二的名城》(Venetia, città nobilissima et singolare)。该书以词条的形式记录下威尼斯风物与轶闻，是了解当时活跃在威尼斯的建筑师群体以及新建建筑的重要参考。]  [7: [] Tommaso Temanza（约1705-1789），威尼斯建筑师，主要活跃在威尼斯及威尼托地区。重要作品包括威尼斯圣玛利亚·玛达莲娜教堂（Santa Maria Maddalena）和芝诺比奥府邸（Ca' Zenobio degli Armeni）。此外，他还致力于威尼斯建筑史学研究。他曾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重要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和帕拉第奥传记；并在晚年根据史料和口述写作《威尼斯建筑师和雕塑家名人传（Vite dei più celebri architetti e scultori）》。该书也成为第一部专门介绍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建筑师生平和作品的专著。] 

图2 《全景威尼斯》
直至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艺术家Pietro Paoletti[[endnoteRef:8]]才初步完成对对威尼斯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威尼斯艺术史研究综述整理，并写作两卷本《威尼斯斯文艺复早期兴建实践依托革新工匠与建筑师跨越代际的传承，逐渐凝结成为筑和雕像(L'architettura e la scultura del rinascimento in Venezia)》。这套丛书最大的贡献一方面在于对对威尼斯潟湖区域重要的地方性古典风格，滋养并启发了文艺复兴盛期以帕拉第奥和桑索维诺等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复兴建筑史进程的断代，即以公元1460年修建的军械库大门（La Porta dell'Arsenale），为文艺复兴运动在在威尼斯古典主义建筑师的建筑理论与实践[[endnoteRef:9]]。尽管建筑领域开始的标志（图3）；另一方面在于博引档案与口述史，重新梳理理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这一代时期期建筑并未留下理论著作，但他们的建筑作品可以作为研究威尼斯早期古典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案例集合师生平及其实践作品。但受篇幅所限，Pietro Paoletti的写作重心最后只落于艺术史层面的史料梳理、风格简介与作品述评评。 [8: [] Pietro Paoletti di Osvaldo（约1849-1936），艺术史学者，主要从事绘画作品和艺术史学的研究。在接受出版商Ongania的委托后，于19世纪开展针对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研究，并于1893年编著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和雕像》，1903年整理出版《威尼斯皇家美术馆目录》（Catalogo delle RR Gallerie di Venezia）。]  [9: [] 帕拉第奥的古典理论根植于威尼斯这一特殊场地上，他本人也多次在著作中提及他在威尼斯的建筑实践——包括圣乔治·马焦雷教堂、某府邸建筑、慈善修女院等，并称赞威尼斯拥有“罗马人伟大而壮丽的成就之仅存的样本”。详见：安德烈亚 帕拉第奥. 帕拉第奥建筑四书[M]. 李路珂, 郑文博,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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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3  威尼斯城军械库入口大门
进入二十世纪，在Pietro Paoletti研究的基础上，学者陆续将目光聚焦于威尼斯斯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师与重要要建筑作品，并展开深入的专题题研究研综述
早在公元1500年，一幅描绘威尼斯的鸿篇巨制——《全景。其中，美国建筑史学家John McAndrew重点关注建筑营建历程和建筑风格特点，并注重对建筑形式的辨析[endnoteRef:10]。通过重新绘制部分建筑技术图纸，他从图像视角出发，以教堂建筑个案为例，介绍绍威尼斯(View of Venice)》即已出版问世。制图师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b de Barbari）在画面中尽可能参照当时城市形象，详实还原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构件与建筑空间形式，并对其进行溯源研究。同时代艺术史学者Ralph Lieberman、Norbert Huse和Wolfgang Wolters则从建筑类型视角出发[endnoteRef:11]，分别梳理不同类型建筑在文艺复兴早期演进历程，清晰地勾勒了它们各自发展脉络，及其与不同时代建筑间的联系。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关注注建筑、街巷、广场与蜿蜒的水道，记录下十五世纪末威尼斯城市形象（图2）。尔后一个本体与细部，一定程度忽略了对导致这种形式的历史和社会动因探究；且研究弱化了文艺复兴早期革新工匠之于建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很好地将建筑师的思想突破和突出贡献与建筑发展进程联系起来。 [10:  他著有诸如《Sant'Andrea della Certosa》等讨论建筑空间形式的期刊论文，也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Venetian Architecture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等讨论建筑风格发展的专著图书。]  [11:  他们分别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in Venice: 1450-1540）》、《威尼斯文艺复兴艺术：建筑、雕像和绘画，1460-1590（The Art of Renaissance Venic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1460-1590）》，并将建筑按“教堂（churches and chaples）”、“府邸（palace）”、“会堂（scuole）”、“市民建筑（civic buildings）”等不同类型进行总结，分析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的变化。] 

二十一一世纪，至少有15幅“雅各布式”的鸟瞰图像被不同画师创作。他们的忠实记录是以来，随着世界艺术史学研究超越以往拘泥于单线和单对象研究的视野，转向关注多文化交流与地理融合视角下新艺术形式的诞生、发展与传承承研究过渡时代威尼斯，以英国国建筑发展的重要源本。此外，十六世纪建筑师乔治·瓦萨里史学家Deborah Howard和美国建筑史学家Daniel Savoy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深挖威尼斯的历史与地理背景，并针对威尼斯建筑的“建造方式与建筑材料料[[endnoteRef:12]（Giorgio Vasari）、作家小桑索维诺”、“装饰符号与室内雕像像[[endnoteRef:13]（Francesco Sansovino），十八世纪建筑师托马索·特曼萨”等方向展开了专门化研究，为进一步讨论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独特建筑艺术提供了基础。 [12: [] 因潟湖特殊的场地环境，威尼斯发展出一套适应沼泽区的特殊建筑形式与建造方式。十九世纪末，约翰·拉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就关注到威尼斯哥特建筑中特殊的结构做法；二十世纪末至今，代表研究包括保罗·福拉波斯基(Paolo Foraboschi)的《支撑威尼斯建构并决定威尼斯建筑的特定结构力学》(Specific structural mechanics that underpinned the construction of Venice and dictated Venetian architecture)，从结构力学的视角解释威尼斯潟湖区域建筑特殊构造，及其力学合理性；乔凡娜(Giovanna Biscontin)的《威尼斯：石材行为与环境的关系》(Venice: Stone Material Behaviou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以化学视角对威尼斯潟湖区域几种石材（伊斯特拉石、维罗纳红石和卡拉拉大理石）耐腐性能进行分析，论证威尼斯地区建筑石材选取的必然性；阿丽娜·佩恩(Alina Payne)的《细细的白线：帕拉第奥、白色城市和亚得里亚海遐想》(The Thin White Line: Palladio, White Cities and the Adriatic Imagination)从材料特性、审美、地方传统等视角分析对威尼斯对伊斯特拉白石的偏好。]  [13: [] 对于“装饰符号与室内雕像”的研究总是与教堂相关。代表研究包括阿尔贝托·里奇(Alberto Rizzi)的《威尼斯教堂的拜占庭和后拜占庭圣像》(Le Icone Bizantine e Postbizantine delle Chiese Veneziane)对教堂中的圣像装饰的讨论；保拉·莫德斯蒂(Paola Modesti)的《威尼斯教堂的唱诗班席》(I cori nelle chiese veneziane e la visita apostolica del 1581. Il ‘barco’ di Santa Maria della Carità)和乔安妮·艾伦(Joanne Allen)的《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唱诗席》(Choir Stalls in Venice and Northern Italy)对威尼斯教堂中唱诗席特殊布置问题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学者针对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建筑的研究又聚焦于教堂这一建筑类型型[[endnoteRef:14](Tommaso Temanza)都曾著书记录——作为融营建传统、教会特征、社会思潮和文化符号等要素于一体的复杂建筑类型，教堂建筑成为表达一个时代建筑新思潮的重要实例。另外，教堂建筑大多由时代重要建筑师设计建造，设计底稿和历年修缮档案保存相对完好，且室内空间大致能延续设计之初模样。因而一直以来，学界将教堂建筑所呈现的特征，作为研究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之建筑风格的重点。 [14: [] 代表研究包括由Umberto Franzoi和Dina Di Stefano编辑出版的《威尼斯教堂（Le chiese di Venezia）》和由Gianmario Guidarelli发起的“威尼斯的教堂，新的研究视角(Churches of Venic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计划：该项目以研讨会的形式对部分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教堂建筑形式特点及营建史展开了研究，并辑录出版数本论文集。] 

尽管目前西方学者针对对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重要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群体。但建筑发展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特别总结教堂建筑所反映的风格特点。但大部分成果仍分散于不同个案，未能系统总结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建筑空间形式、使用模式和结构体现等相比于中世纪威尼斯建筑发生了何种突破，又如何承接并作为盛期文艺复兴威尼斯建筑的基础。再者，，受限于时代背景和档案公开和测绘条件，大部分研究成果仅从艺术史和建筑史理论层面考究，缺乏配套技术图档的建筑学图像分析支撑说明。
因此，我们尝试在理论综述与文献梳理的的基础材料，他们的记录更多限于自身经历或他人口述，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上，结合实地调研与档案检索，以教堂建筑这一研究热点为例，还原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如何既融合在地性风格传统，又吸纳古典新思想，在空间模式、利用方式与构造模型层面实现继承与突破；另外，我们尝试将威尼斯的“建筑新风”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利用数字化图档和可视化手段，尝试解读风格转向背后蕴含的复杂社会语境，和导致这一转向的深层作用力力。
[image: 山上的风景

描述已自动生成]图2 《全景1.时代之新声：：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新风风直至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艺术家Pietro Paoletti[[endnoteRef:15]]初步完成对威尼斯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当时威尼斯艺术史研究的整理，并写作两卷本《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和雕像(L'architettura e la scultura del rinascimento in Venezia)》，修正了前代所记载历史之错漏。这套丛书最大的贡献既在于对 [15: [] Pietro Paoletti di Osvaldo（约1849-1936），艺术史学者，主要从事绘画作品和艺术史学的研究。在接受出版商Ongania的委托后，于19世纪开展针对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研究，并于1893年编著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和雕像》，1903年整理出版《威尼斯皇家美术馆目录》（Catalogo delle RR Gallerie di Venezia）。] 

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兴起的建筑新风，既不是对旧有风格的简单修补，亦不是对托斯卡纳风格的全盘照搬，而是对空间形式、形象和技术的拆解重构，最终创造出根植于于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史进程的断代——Pietro Paoletti将公元1460年修建的军械库入口大门（La Porta dell'Arsenale）作为大地的的建筑层面文艺复兴运动在威尼斯正式开始的标志（图3）；也在于勘误并重新梳理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Pietro Paoletti以语汇。在宗教建筑中，空间形式、立面形象、构造技术和装饰细部，是这种新风格具体而微的体现。
1.1空间
文艺复兴时期活跃在威尼斯的建筑师和雕塑家划分篇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介绍他们的生平与重要作品，并博引档案与口述史早期，革新工匠虽未抛弃潟湖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巴西利卡式教堂空间模式，但开始思考纳入模数关系以优化教堂中殿的“开间与进深”比例关系：中殿开间宽度与长度的比例缩小，中殿长宽比也由超过4：1，缩短至约3：1。这种做法使得纵向中殿更加宽阔，既能容纳更多信徒，也能保证弥撒礼仪仪进行论证。可以说Pietro Paoletti的丛书打开了学界研究威尼斯自时信徒能方便看到牧师和听到牧师讲道。他们还提出利用带有横向水平檐部的券柱式构图取代代中世纪向盛期文艺复兴过渡时代的大门。但遗憾的是，受篇幅所限，Pietro Paoletti的写作重心最后只落于对历史的梳理考究与艺术史层面的风格简介和作品述评划分中殿与侧廊的连拱廊，并尝试通过在侧廊布置纪念碑和家族祭坛的方式，将教堂主要使用空间限定在中殿区域，进一步强化了面向祭坛的视觉和礼仪轴线（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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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image: 建筑上有雕塑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3 图4 以圣波罗教堂（San Polo）为例，，威尼斯军械库入口大门文艺复兴早期纵向教堂中殿空间典型示意[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自二十世纪起，随着对意大利
图5 威尼斯斯文艺复兴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陆续有学者在Pietro Paoletti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角，围绕威尼斯自中世纪向盛期早期教堂中典型“集中式”布局平面
同时，潟湖地区传统的“集中式”构图完美地契合了了文艺复兴过渡时代的建筑师和重要建筑展开研究。其中，美国建筑史学家John McAndrew专门聚焦“对比例和几何图形的追求，逐渐成为为文艺复兴早期（Early Renaissance）”的威尼斯建筑，既著有诸如《Sant'Andrea della Certosa》等讨论建筑威尼斯新建教堂空间形式的主流（图5）。从形式构成上看，“集中式”教堂中殿通常为一正方形空间，被中央四根独立柱切分为九个个空间形式的期刊论文，也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Venetian Architecture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专著图书。这本书同样以文艺复兴早期活跃在威尼斯的建筑师划分篇章，但更加注重对建筑师作品的营建历程、建筑风格特点和建筑形式进行介绍。与此前学者研究相比，建筑学背景出身John McAndrew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引入更加丰富的建筑学图像对威尼斯单元——空间核心是四根独立柱围合成的大方形穹顶空间；在大方形四翼又由稍矮的壁柱和四根独立柱围合成四个小方形穹顶空间；二者共同组合成中央对称“五点”穹顶组合布局。在基本构图基础上，，文艺复兴早建筑形式源头进行探讨——通过重新绘制部分建筑技术图纸，拍摄建筑细部照片等方式，进一步介绍期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空间与建筑构件。
同时代艺术史学者Ralph Lieberman、Norbert Huse和Wolfgang Wolters亦专门关注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史，分别出版《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in Venice: 1450-1540）》、《威尼斯文艺复兴艺术：建筑、雕像和绘画，1460-1590（The Art of Renaissance Venic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1460-1590）》。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未以纪传体的形式展开，而是将建筑划分为“教堂（churches and chaples）”、“府邸（palace）”、“会堂（scuole）”、“市民建筑（civic buildings）”等不同类型，分别总结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的变化。这样的叙述方式更清晰地展现了一类建筑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建筑间的联系。但过于关注建筑本体也一定程度弱化建筑师融入数理与比例关系：中殿遵循以中央四根独立柱柱间距围合的大方形边长（M）为模数的几何比例关系，四翼穹顶小方形空间边长是中央主穹顶覆盖的大方形空间边长的1/2（M/2），相连筒形拱顶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亦约是大方形穹顶水平投影面积的1/2；中殿区域通过两个小方形边长和大方形边长模数的叠加，最终形成两倍大方形边长（2M）的方形空间体系（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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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6 以圣金口若望教堂（San Giovanni Grisostomo）为例，典型“集中式”平面及其模数体系
这种集中式构图既保留了开阔的中殿核心，并通过强化纵向礼仪轴线，满足足了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革新工匠和建筑师群体之于建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很好地将建筑师的思想突破和突出贡献与建筑发展进程联系起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艺术史学研究也开始超越以往拘泥于单线和单对象研究的视野，转向关注多文化交流与地理融合视角下新艺术形式的诞生、发展与传承研究。英国建筑史学家Deborah Howard深挖形成威尼斯独特建筑艺术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融合影响，提出“东方世界和泛地中海文化对威尼斯西方式仪轨和信徒弥撒的需求；同时，其恰到好处的规模又完美契合了小型教区的定位，回应了威尼斯高密度城市肌理对用地的限制[[endnoteRef:16]]。 [16: []小型“五点式”教堂面阔一般为15米，纵向进深普遍不超过20米，能完美嵌合高密城市空间。] 

1.2形象
作为基督教神圣的仪式场所，教堂堂建筑的影响”的观点，并出版《威尼斯建筑史（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Venice）》、《威尼斯与东方：1100-1500年伊斯兰世界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Venice &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 - 1500）》等专著；美国需要一个和谐得体的外部形象体现崇高的宗教神性并吸引来往的信众。模仿古罗马建筑师应用均衡得体的形式语言布置神庙庙建筑史学家Daniel Savoy以威尼斯城市水系为出发点，出版《水上的威尼斯：早期现代城市中的建筑与神话（Venice from the Water: Architecture and Myth in an Early Modern City）》，关注蜿蜒的运河河道对的外部形象，革新工匠创造性的发展了“三叶型（Trefoil）”立面，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立面类型，被广泛应用在在威尼斯城市空间和建筑布局的塑造。他们的研究补足了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文艺复兴早期教堂（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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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7  威尼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为进一步讨论斯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独特建筑艺术提供了基础。除此之外，目前西方学者还针对威尼斯建筑的“建造方式与“三叶型”理想立面
从形式构成上看，一道不间断的直线楣构将“三叶型”立面划分为两部分：下部通过方形壁柱将建筑材料[[endnoteRef:17]]”、“装饰符号与室内雕像[[endnoteRef:18]]”等方向展开了专门化研究。 [17: [] 因潟湖特殊的场地环境，威尼斯发展出一套适应沼泽区的特殊建筑形式与建造方式。十九世纪末，约翰·拉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就关注到威尼斯哥特建筑中特殊的结构做法；二十世纪末至今，代表研究包括保罗·福拉波斯基(Paolo Foraboschi)的《支撑威尼斯建构并决定威尼斯建筑的特定结构力学》(Specific structural mechanics that underpinned the construction of Venice and dictated Venetian architecture)，从结构力学的视角解释威尼斯潟湖区域建筑特殊构造，及其力学合理性；乔凡娜(Giovanna Biscontin)的《威尼斯：石材行为与环境的关系》(Venice: Stone Material Behaviou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以化学视角对威尼斯潟湖区域几种石材（伊斯特拉石、维罗纳红石和卡拉拉大理石）耐腐性能进行分析，论证威尼斯地区建筑石材选取的必然性；阿丽娜·佩恩(Alina Payne)的《细细的白线：帕拉第奥、白色城市和亚得里亚海遐想》(The Thin White Line: Palladio, White Cities and the Adriatic Imagination)从材料特性、审美、地方传统等视角分析对威尼斯对伊斯特拉白石的偏好。]  [18: [] 对于“装饰符号与室内雕像”的研究总是与教堂相关。代表研究包括阿尔贝托·里奇(Alberto Rizzi)的《威尼斯教堂的拜占庭和后拜占庭圣像》(Le Icone Bizantine e Postbizantine delle Chiese Veneziane)对教堂中的圣像装饰的讨论；保拉·莫德斯蒂(Paola Modesti)的《威尼斯教堂的唱诗班席》(I cori nelle chiese veneziane e la visita apostolica del 1581. Il ‘barco’ di Santa Maria della Carità)和乔安妮·艾伦(Joanne Allen)的《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的唱诗席》(Choir Stalls in Venice and Northern Italy)对威尼斯教堂中唱诗席特殊布置问题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学者针对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建筑的研究又聚焦于教堂这一建筑类型[[endnoteRef:19]]——作为融营建传统、教会特征、社会思潮和文化符号等要素于一体的复杂建筑类型，教堂建筑成为表达一个时代建筑新思潮的重要实例；另外，教堂建筑大多由时代重要建筑师设计建造，设计底稿和历年修缮档案保存相对完好，且室内空间大致能延续设计之初模样。因而水平向划分为“窄-宽-窄”三部分；上部则由中央半月形山墙和两侧漩涡形山墙组成一种类似“三叶草”的形式构图。下部中央的两根方形壁柱打破立面中央的直线楣构，，一直一来学界将教堂建筑所呈现的特征，作为研究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之建筑工匠思想与建筑风格的重点。 [19: [] 代表研究包括由Umberto Franzoi和Dina Di Stefano编辑出版的《威尼斯教堂（Le chiese di Venezia）》和由Gianmario Guidarelli发起的“威尼斯的教堂，新的研究视角(Churches of Venic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计划：该项目以研讨会的形式对部分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教堂建筑形式特点及营建史展开了研究，并辑录出版数本论文集。]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西方学者针对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建筑的发展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基本梳理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师及其设计作品的发展脉络，并特别总结教堂建筑所反映的风格特点。但首先，诸如《威尼斯文艺复兴建筑和雕像》，《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和《威尼斯建筑史》等大部分成果仍集中于建筑师生平梳理和建筑个案营建史考究等宏观层面。其次，目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未能系统总结在大批革新工匠和建筑师参与下，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延伸到半月形拱的起拱处，并在上部通过相同的水平楣构形成一个小矩形区域；山面半月形拱采用与中央壁柱柱顶楣构相同的檐口线脚将两根壁柱联系起来；而下部两侧的方形壁柱虽止于中央的直线楣构，但同样通过采用与柱顶楣构相同檐口线脚的漩涡形拱，与中央壁柱相联系。最终，包含壁柱、半月形拱和漩涡形拱的立面依靠楣构和檐口线脚的组合统一成和谐的整体（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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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8 以圣米迦勒岛教堂（San Michele in Isola）为例，典型“三叶型”教堂立面
“三叶型”立面的创新点在于，从古典典建空间筑形式、使用模式和结构体现等相比于中世纪威尼斯建筑发生了何种突破，和古典装饰元素两方面回应了“如融入并体现当时建筑师对何用用古典新思潮的思考，又如何承接并作为盛期文艺复兴威尼斯的建筑语汇设计计建筑的基础。再者，受限于档案公开和测绘条件，大部分研究成果仅从艺术史和建筑史理论层面考究，缺乏配套技术图档的建筑学图像分析支撑说明。
因此，我们在梳理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具有推动性的革新建筑师及其建筑作品的基础上，以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立面”的问题。从古罗马和以圣马可可教堂建筑这一研究热点为例，既着眼于分析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菁英建筑师与革新工匠如何融入威尼斯当地传统与古典思想，实现对为代表的的潟地区湖传统的教堂空间形式的继承与突破，并创新教堂空间模式、利用方式与构造模型；也关注他们的教堂实践与哥特特建筑思想如何持续影响泛亚德里亚地区和盛期文艺复兴建筑设计。
随着近年摄影测量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有机会借助实地调研拍摄建筑照片，并合成点云图像对历史建筑开展分析。另外得益于近年威尼斯历史建筑图档的数字化以及部分档案的编辑出版，我们能将图档与点云数据进行对比校准，重新绘制威尼斯历史中，建筑师提取了拱形元素，通过组合“半月形拱”和“漩涡形拱”统一了教堂山面造型呈现出的“低-高-低”形状。而水平横向楣构和壁柱的组合暗示教堂内部“侧廊-中殿-侧廊”的空间布局与梁柱组合的古典结构体系，回应了古典典建筑技术图纸并进行中强调的的建三维重建（图4）。这一工作使得我们能在过往“立面与主体空间相对应法则[[endnoteRef:20]]（图9和图10）。 [20: []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大型纪念性神庙建筑总是强调梁柱结构和水平向延展的檐部组合，立面往往与内部空间对应；通过控制各部分的比例，建筑最终成为一种整体感极强的“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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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9古典神庙庙建筑风格”研究基础上，以图像视角进一步说明论证威尼斯大批革新工匠和建筑师如何发展“新”立面和内部部空形式。间对应图
图[image: ]图4 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部分教堂摄影测量模型
2.互鉴向新生：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革新工匠与[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10典型“三叶型””建筑新风
在东西文化交融和人文思想变革的大背景下，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与建筑工匠[[endnoteRef:21]]。他们活跃在建筑设计、雕塑与立面与主体空间对应情况 [21: [] 公元1460年，威尼斯十人委员会颁布一则条款：外国石匠可以立即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并且享有威尼斯本地人的特权。法令颁布后，大量域外石匠进入威尼斯，并活跃在雕塑和建筑等各领域。同样的激励政策同样出现在其他行业中。参见：Norbert Huse, Wolters W. The Art of Renaissance Venic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1460-1590[M]. Jephcott E, 译.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在应用古典典装饰等各领域，并成为威尼斯建筑行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大多接受托钵修会、教区教会、威尼斯总督和政府等不同赞助人的委托，作为“总建筑师”承接不同类型和尺度的教堂及礼拜堂项目，并直接负责从层面，柱式和纹样等古典元素被大量应用在立面细部部设计、施工到装饰等全过程工程。可以说，这批进步建筑工匠群体扮演了重塑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教堂新风格直接推手的角色。
2.1十五世纪中叶的建筑师及其实践：自哥特向古典转型的尝试
自中世纪末向文艺复兴过渡伊始，包括雕塑家尼科洛·迪·皮耶罗·兰贝蒂[[endnoteRef:22]]（Niccolò di Piero Lamberti）、南尼·迪·巴托洛[[endnoteRef:23]]（Nanni di Bartolo），画家皮萨奈罗[[endnoteRef:24]]（Pisanello）、保罗·乌切洛[[endnoteRef:25]]（Paolo Uccello）等人在内，来自托斯卡纳的工匠首先进入威尼斯，并承接了圣马可大教堂（San Marco）和威尼斯总督宫（Palazzo Ducale）建筑修复工作与壁画装饰工程。这批工匠大多为中世纪晚期雕塑家出身，他们虽了解并借鉴了多纳泰罗（Donatello）和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早期古典主义雕塑作品所反映的真实性原则与几何透视法则，但为了更好地调和威尼斯赞助人对中世纪艺术的青睐，依旧中：1478年建造的圣米迦勒岛教堂立面壁柱柱头选用爱奥尼柱头中的涡卷饰（Ionic volutes）、钟形饰（ovolo），科林斯柱头中的茛苕叶饰（acanthus leaves）、玫瑰花饰（rosette）、柱顶板，以及古典柱身身采用哥特式华丽繁复的装饰元素进行建筑设计与的凹形楞饰；柱头头装饰工程。 [22: [] Niccolò di Piero Lamberti（约1370-1451），出生于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早期雕塑家，重要作品是圣母百花大教堂曼多拉门 (Porta della Mandorla)。大约1416年起，他领导一小批佛罗伦萨雕塑家前往威尼斯，为圣马可大教堂和威尼斯总督宫进行雕塑工作。]  [23: [] Nanni di Bartolo（生卒信息不详），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曾跟随多纳泰罗于圣母百花大教堂从事雕塑工作。1424年，他来到威尼斯，并参与圣马可大教堂、威尼斯总督宫和威尼斯荣耀圣母教堂（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的雕塑工作。]  [24: [] Pisanello（约1380-1455），出生于比萨，是文艺复兴早期托斯卡纳重要画家，以纪念性肖像画闻名。大约1415-1420年间，他曾受雇于威尼斯总督，负责威尼斯总督宫大议会厅的壁画工作。但遗憾地是，这幅作品毁于1577年的总督宫大火。]  [25: []  Paolo Uccello（1397-1475），是文艺复兴早期托斯卡纳重要画家和马赛克艺术家。他年轻时曾于文艺复兴大家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的工作室接受古典绘画训练。1425-1431年间，他来到威尼斯，并为圣马可大教堂创作马赛克。] 

尔后，随着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交恶，在陆地邻国米兰公国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以安东尼奥·里佐之上，两道模仿古典拱门柱式的水平倾斜线脚被引入入[[endnoteRef:26]]（Antonio Rizzo）和安东尼奥·甘贝罗[[endnoteRef:27]]（Antonio Gambello）为代表，一批同样出身于雕塑家的伦巴底工匠群体开始进入威尼斯建筑工地并主导设计工作。在文艺复兴的古典思想尚未成为主流时，这些雕塑家虽同样沿用学习到的哥特式雕塑和装饰技能进行建筑设计，但与此前一批来自托斯卡纳的雕塑家不同的是，他们尝试在哥特基础上融入已在伦巴底萌芽的简洁，与柱头共同组合成一种混合柱式（图11）。教堂壁柱顶饰和水平楣构由上至下依次饰以古典式的正反波纹线脚（gola riversa），檐冠（gocciolatoio），钟形饰，檐口托饰（modiglione）和多层饰带，形成一种复杂却有序的的古风格。 [26: [] 这种在柱头装饰上加入两道水平线脚的做法出现在维罗纳古迹加维拱门中（Arco dei Gavi）。]  [27: [] Antonio Gambello（？-约1481）。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根据史料记载，他首次出现在威尼斯大约是1458年。当时，他被任命为圣撒迦利亚教堂（San Zaccaria）重建工程的主设计师（protomaestro），并获得场地周围房屋的权利，以便能及时监督工程进展；同时他还作为项目施工经理，负责建筑材料订购和工程款项结算的工作。但他于1481年逝世，彼时教堂项目并未完工。] 

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安东尼奥·里佐开始活跃于威尼斯主要建筑工地中。凭借高超的雕塑技巧，里佐首先受聘于时任总督克里斯托弗·莫罗（Cristoforo Moro），后又受聘于共和国议院，成为“威尼斯市政厅选定的雕塑家和建筑师”[[endnoteRef:28]]。与一般建筑师相比，雕塑家出身的里佐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建筑室内陈设、装饰布置和雕像设计工作中[[endnoteRef:29]]。直至职业生涯晚期，里佐才开始完整参与诸如威尼斯总督宫巨人楼梯（Scala dei Giganti）等建筑设计项目（图5）。而在这些建筑作品中，里佐也更青睐于关注细部设计，将雕塑的手法贯彻在建筑外部形象设计上[[endnoteRef:30]]。可以说，里佐的经历是威尼斯当时众多接受正统雕塑训练出身的建筑师，从雕塑工作向建筑设计转型经历的缩影。典语法。而在后期建造的圣撒迦利亚教堂立面，柱式的运用更加灵活：源自凯旋门的“券柱式”构图成为窗户的设计语言；“独立柱”和“双柱”替代壁柱，赋以立面韵律与节奏（图12）。 [28: [] 参见：Anne Markham Schulz. Antonio Rizzo: sculptor and architect[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9: [] 里佐在共和国内承接了诸如福斯卡里拱门（Arco Foscari）雕像，总督弗朗西斯·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纪念碑雕像等有重要意义的委托项目。]  [30: [] 如在巨人楼梯项目中，里佐借鉴文艺复兴绘画中的晕涂法（sfumato），应用浅浮雕在楼梯栏板和平台饰以总督徽章及战争与胜利主题纹样，充分展示了总督作为威尼斯领导者的地位，亦与楼梯象征总督无限权力相对应。] 

。[image: 教堂的建筑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5 威尼斯总督宫巨人楼梯图11 圣米迦勒岛教堂立面上下两层壁柱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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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圣撒迦利亚教堂平面图采用“券柱式”设计的窗户及独立双柱柱式式十五世纪中叶另一位重要的建筑师代表是安东尼奥·甘贝罗。他于1458年5月承接圣撒迦利亚
1.3结构
教堂的结构选型是承载空间与形象的构成要素。通过选取恰当的空间结构，并饰以装饰元素以凸显显教堂（San Zaccaria）重建工作，担任新形象，，教堂设计师和施工经理[[endnoteRef:31]]，并一直于此工作到公元1481年。在圣撒迦利亚教堂设计工作中，他首先选用哥特式风格奠定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氛围，更好地契合弥撒和礼拜仪轨的功能需求。 [31: [] 甘贝罗当时被任命为主设计师（protomaestro），同时又获得使用场地周围房屋的权利，以便能及时监督工程进展；同时他还负责材料订购和工程款项结算的工作。] 

因潟湖地区土地承载力的限制，部分文艺复兴早期的巴西利卡式式教堂主体基调：教堂主体由纵向中殿、侧廊与后殿组成；其中，纵向中殿和侧廊间由连拱柱廊划分为三开间，并覆盖有十字交叉拱顶和双圆心尖券；教堂后殿则布置有放射状的礼拜堂和回廊[[endnoteRef:32]]（图6）。从比例上看，因受托钵修会教堂的影响，中殿开间近似方形，中殿采用木质桁架作为中殿结构，并推广了特殊的“船式”屋架结构（Soffitto a Carena di Nave，见图13）。这种轻质结构一方面回应了建造难题，另一方面也优化了室内的声学环境，较好地满足巴西利卡教堂纵向向空间长宽比由中世纪时期接近或超过4：1缩短至约3：1，为信徒参与用于于弥撒仪式提供了更宽阔的空间；而中殿主体通过连拱廊的引导依旧呈现一种连续向前的纵深感，保证面向祭坛的视觉和礼仪轴线完整性的同时，引导信徒视线聚焦于中殿尽端高起的主祭坛上。 [32: [] 这种在主祭坛后方采用回廊和放射状小礼拜堂的后殿做法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哥特教堂的一个典型特征，经常出现在法国哥特教堂中，但在亚平宁半岛的哥特教堂则较为罕见。毗邻的帕多瓦圣安东尼奥教堂同样选择这样的平面和空间布置形式，或许启发了甘贝罗在威尼斯的设计。] 

随着设计的深入，甘贝罗与后续承接此项目的建筑师逐渐接纳了古典思潮：他们从古典柱式中借鉴等元素设计分隔中殿和侧廊的柱式柱头；而在连拱柱廊之上，他们又引入了一道布道的功能需求[endnoteRef:33]。 [33:  牧师在纵向中殿远端布道时，声音经过“船式”屋架的反射，能完美地覆盖整个中殿空间，使得在中殿内祷告的信众能更清晰地听清牧师讲道。] 


图13 威尼斯“船式”屋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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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文艺复兴早期大量建造的“集中式”教堂则在继承其拜占庭原型的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回归了对古典建筑梁柱支承体系的使用。首先，中央穹顶向下的纵向压力通过帆拱传递至中央四根独立柱；穹顶对圆周各向产生的侧推力则通过与穹顶起拱线相接的筒形拱承接并传递至四翼角柱；而四角小穹顶产生的侧推力又恰好能与筒形拱侧推力相抵。其次，建筑师又参照古典建筑做法为柱间设置置连续的水平线脚，并以突出的壁柱柱头暗示檐口和圈梁，使得整体结构成为一个力学整体，并最终实现现古典建筑中的““梁柱””支承的的结构；在中殿第三个开间以上，他们由模仿集中式教堂的做法，采用帆拱支承圆形穹顶（图7形式（图144）。[image: 建筑的摆设布局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7 圣撒迦利亚
图14 科杜西的“五点式””教堂室内结构示意图
2.塑造建筑新风之合力力由此，折衷式的圣撒迦利亚教堂清晰地呈现了十五
成就这样一段艺术蓬勃发展的繁荣期背后，是风格在地性的深刻烙印，是古典思潮背景下的不断探索，也是能工巧匠融自身经历的生动创作。在地理、历史、社会和人文等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威尼斯最终迸发出一种独属于潟湖地区的新风格。 
2.1东西互鉴与艺术传统
尽管偏居亚得里亚海西北一隅，凭借发达的商品贸易，威尼斯极大拓展了对外联络的版图，成为西欧与东方世界联系的门户与中转站。而随着十四四世纪中叶以来战争征服，威尼斯陆地版图西扩，攫取了大片伦巴底领土，并与法兰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横跨东西的地缘政治将将威尼斯打造成地中海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塑造了潟湖建筑东西融合的传统，并潜移默化地烙印在一代代代建筑师思想和的实践中。
威尼斯的的建风格发展脉络：一方面，哥特式筑传统在首先融合了东方拜占庭世界的遗风。作为东罗马帝国拉文纳总督区的旧辖地，，潟湖地区仍深深地植根于以甘贝罗继承了早期拜占庭遗产中的建造技艺和装饰母题。中世纪的潟湖建筑师将这些东方元素应用到教堂与府邸建筑的实践中：起初仅是在以托切罗岛（Torcello）的圣母升天教堂（Santa Maria Assunta））为代表的过渡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中；另一方面，早期基督教堂中承续空间形式，并尝试模仿拜占庭式装饰符号；而后后随着古典思潮在建筑师群体中的传播，这批专注于哥特式风格的设计者也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东方拱券、帆拱和穹顶建造技术的传入，他们在里亚托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和圣马可教堂等实践中中逐渐转变为“古典新事物”的探索者及实践者深入建筑本体空间与结构层面，发展了“集中式”平面布局（图15））。
[bookmark: _Toc29230]2.2 彼得·隆巴多及其家族实践：古典法则的熟络与创新
隆巴多家族[[endnoteRef:34]]（I Lombardi）是活跃在威尼斯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六世纪初的重要建筑师群体。父亲彼得·隆巴多（Pietro Lombardo）大约生于公元1430至1435年间。少年时期，彼得一直在伦巴底区域内的石匠和雕塑工作坊担任学徒，并在各类雕塑实践中渐渐学习到与建筑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后，彼得有机会前往佛罗伦萨与博洛尼亚[[endnoteRef:35]]，真正接触到托斯卡纳的新艺术思潮，并在1464年至1467年间，以独立艺术家身份受雇于帕多瓦圣安东尼奥教堂（San Antonio），开始雕塑与建筑设计工作，并逐渐实践早年在佛罗伦萨学习到的古典主义手法和装饰元素[[endnoteRef:36]]。1468年，彼得·隆巴多搬到威尼斯，并在此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助手一起组成了一个深度绑定的工作室共同体，承接了威尼斯城内诸如奇迹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i Miracoli）和圣马可大会堂（Scuola di San Marco）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委托（表1），共同完成了这些建筑的主体、装饰和内部雕像设计工作，并参与施工工程。 [34: [] I Lombardi一般指父亲彼得·隆巴多（Pietro Lombardo）及儿子图里奥·隆巴多（Tullio Lombardo）和安东尼奥·隆巴多（Antonio Lombardo）。其中，Pietro Lombardo（约1430-1515）出生于伦巴底地区，雕塑家出身，早年曾到访佛罗伦萨，并于1464-1467年间受雇于帕多瓦，后在威尼斯主要从事雕塑和建筑设计工作，是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重要雕塑家和建筑师，主导威尼托地区多座重要建筑作品。Antonio Lombardo（约1458-1516），雕塑家。主要作品包括圣马可教堂内枢机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岑的青铜棺（Tomb of 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Zen）、帕多瓦圣安东尼奥教堂安东尼奥圣棺（Arca del Santo）大理石浮雕和费拉拉大理石浮雕等作品。Tullio Lombardo（约1460-1532），威尼斯雕塑家和建筑师。]  [35: [] 彼得·隆巴多至少访问过一次佛罗伦萨，并可能到访过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圣十字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roce）、圣洛伦佐教堂（Basilica di San Lorenzo）等托斯卡纳文艺复兴早期重要地标建筑。随后，他于1462至1463年间在博洛尼亚逗留。]  [36: [] 根据相关档案记载，彼得·隆巴多于1464年1月接受圣安东尼奥教堂中安东尼奥·罗塞利（Antonio Roselli）纪念碑的委托；1466年5月，他承担了为弗朗切斯科·米利奥兰扎（Francesco Miglioranza）在Via del Carmine建造房屋的任务；1467年5月，他在维拉诺瓦教堂（chiesa di Villanova）为斯特罗齐（Francesco Strozzi）雕刻徽章。帕多瓦的四年里，彼得·隆巴多实践了从佛罗伦萨学到的古典主义手法和装饰，并接触到多纳泰罗等人推崇的自然主义风格和严格几何透视技法。这些都为他后续在威尼斯的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表1 隆巴多家族在威尼斯部分重要建筑实践
	参与建设年份
	建筑名称
	建筑类型

	1468-1475
	San Giobbe
	教堂

	1481-1489
	Santa Maria dei Miracoli
	教堂

	1481-1489
	High Altar of San Zanipolo
	墓葬雕塑

	1485-1489
	Palazzo Dario
	府邸建筑

	1488-1490
	Scuola Grande di San Marco
	会堂建筑

	1493
	Santa Maria della Vistitazione
	教堂

	1498
	Santa Maria Maggiore
	教堂

	1508-1532
	San Salvador
	教堂

	15-16世纪
	San Lio
	教堂



相较于第一批来自伦巴底的雕塑建筑师，彼得·隆巴多对托斯卡纳的古典法则和伦巴底地区的设计语言更为熟悉。在此基础上，彼得及其家族工作室将伦巴底哥特风格、托斯卡纳古典元素和威尼斯潟湖传统交融一体，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威尼斯的建筑新风格与设计法则，尝试解答“如何用古典的建筑语汇设计建筑”这一问题。
1474年，隆巴多工作室完成了圣约伯教堂（San Giobbe）内部装饰和门楣设计工作。其中，教堂门楣大量借鉴托斯卡纳派雕塑家在佛罗伦萨教堂浮雕作品中的装饰元素——使用垂落的荚状棕榈叶和果实纹样装饰柱身；又使用古典神庙线脚设计饰带层；并采用类凯旋门式古典构图[[endnoteRef:37]]（图8）。同时，门楣主体选用威尼斯传统的伊斯特里亚白石（Istrian Stone），并使用由多纳泰罗提出的浅浮雕技艺雕刻纹样，以更好呈现白石的精致感。 [37: [] 彼得·隆巴多曾在帕多瓦工作时期就实践过托斯卡纳派的古典主义手法和装饰元素——他曾借鉴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纪念碑中的荚状棕榈叶和果实纹样，及类凯旋门式构图设计安东尼奥·罗塞利纪念碑。他来到威尼斯后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同样有上述作品的影子。] 

1481年，隆巴多工作室完成奇迹圣母教堂设计，仿照当时重要古典作品帕多瓦斯克罗威尼礼拜堂[[endnoteRef:38]]（Cappella degli Scrovegni）以及乌尔比诺公爵宫小礼拜堂[[endnoteRef:39]]（Cappella del Perdono）的空间形式，为教堂中殿选用单筒形拱覆盖的单中殿纵向式空间模式（图9和图10）；在教堂立面中，雕塑家出身的彼得以一系列浅浮雕装饰拱间壁以上的饰带层[[endnoteRef:40]]，又用古典语汇重新设计壁柱[[endnoteRef:41]]，创造出丰富的立面形式（图11）。 [38: [] Cappella degli Scrovegni位于帕多瓦，大约建于十四世纪初。小教堂采用单一筒形拱顶覆盖的形式，教堂内有乔托（Giotto）绘制的壁画作品。在覆盖整个教堂内壁的作品中，乔托从中世纪艺术中抽离出来，创新地使用能真实反映人物形态和自然状态的“自然主义”技法以及透视技法作画。这个作品也直接影响了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对空间的理解。]  [39: [] Cappella del Perdono位于乌尔比诺公爵宫（Palazzo Ducale di Urbino）内，是供乌尔比诺公爵使用的小型私人礼拜堂。礼拜堂采用筒形拱顶，并饰有凹格式灰泥装饰；室内使用彩色大理石作为壁板装饰，并饰以类炮弹的圆形纹样（le palle di cannone in fuocate）。乌尔比诺公爵宫的装饰工作由雕刻家安布罗焦·达·安东尼奥（Ambrogio d ’Antonio）负责。他曾在彼得·隆巴多的工作室工作，并与彼得一起负责圣约伯教堂室内装饰设计。而Cappella del Perdono中的装饰元素此后也出现在彼得所设计的奇迹圣母教堂里。]  [40: [] 在立面中间层的拱间壁上，隆巴多以一系列浅浮雕的形式，雕刻了圣人和他们所行神迹的故事；拱间壁之上的饰带层，隆巴多同样仿照古典神庙的形式雕刻有狮鹫（griffin）和植物形象的浅浮雕，并通过特殊的菱形线脚与拱间壁层分隔；饰带层之上，隆巴多以古典的大理石墀头（corbel）作为顶饰支撑屋顶檐口，并雕刻有树叶和植物纹样。]  [41: [] 立面下层壁柱柱头以爱奥尼式涡卷（Ionic volutes）和科林斯式茛苕叶（acanthus leaves）组合成混合柱式；中间层壁柱柱头以爱奥尼式柱头为原型，将涡卷中央的钟形饰（ovolo）抽象成类似鳞片的装饰元素。] 

图8左：圣约伯教堂主入口大门；右：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安东尼奥·罗塞利纪念碑Santa Maria dei Miracoli

图9 帕多瓦斯克罗威尼礼拜堂、乌尔比诺公爵宫小礼拜堂和威尼斯奇迹圣母教堂
图10 威尼斯奇迹圣母教堂平面和剖面
图11 奇迹圣母教堂立面雕塑元素与壁柱柱头
在这些作品中，彼得·隆巴多带领的工作室大多以雕塑家视角出发，主要关注应用丰富的古典主义与自然主义雕饰和华丽的材料塑造“新建筑风格”，并强调色彩和光影效果对建筑本体的塑造。这样的风格完美地迎合了威尼斯赞助人对于华丽和繁复艺术的追求，一度成为城市中追捧的对象。但从建筑学视角看，隆巴多工作室的作品仍囿于建筑细部手法，在建筑形式方面的创新较为有限。
[bookmark: _Toc2515]2.3 毛罗·科杜西及其实践：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理想立面与空间的奠定
毛罗·科杜西[[endnoteRef:42]]（Mauro Codussi）是活跃在威尼斯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另一位重要建筑师。他出生于伦巴底地区北部贝加莫布雷姆巴纳山谷（Val Brembana）的一个石匠家庭，早年受雇于威尼斯以南拉文纳卡马尔笃会修道院，并以石匠身份参与拉文纳（Ravenna）和和切塞纳（Cesana）等地小型建筑工程项目[[endnoteRef:43]]。1468年，在拉文纳卡马尔笃会修士的推荐下，科杜西第一次以建筑师身份接受了威尼斯本土项目的委托，开始参与卡马尔笃会在威尼斯圣米迦勒岛（Isola di San Michele）的教堂设计工作（图12）。凭借出色的完成圣米迦勒岛教堂项目，科杜西的名望逐渐在威尼斯潟湖传开。愈多赞助人开始邀请他参与城市重要建筑项目。他开始承接其他修会教堂、会堂和教区教堂项目，也承接威尼斯市政当局城市大型公建委托（表2）。 [42: [] Mauro Codussi（约1440-1504），出生于伦巴底地区贝加莫，是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重要建筑师之一。]  [43: [] 参见：Pietro Paoletti. L’architettura e la scultura del rinascimento in Venezia[M]. Venezia: Ongania-Naya, 1893.] 

[image: 水中的轮船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12 圣米迦勒岛教堂
表2 毛罗·科杜西在威尼斯的建筑实践
	建设年份
	建筑名称
	建筑类型

	1469-1478
	San Michele in Isola
	教堂

	1480
	Palazzo Zorzi
	府邸

	1482-1490
	Campanile di San Pietro di Castello
	教区教堂钟楼

	1483
	San Zaccaria
	教堂

	1490-1495
	Scuola Grande di San Marco
	会堂建筑

	1490
	Palazzo Corner Spinelli
	府邸

	1492
	Santa Maria Formosa
	教堂

	1495
	San Giovanni Grisostomo
	教堂

	1495
	Scuola Grande di San Marco
	会堂建筑

	1496
	Torre dell'Orologio
	市政钟塔

	1498
	Scalone della Scuola Grande di San Giovanni Evangelista
	会堂建筑

	1502-1504
	Palazzo Vendramin Calergi
	府邸



在这些实践，科杜西超越当时社会崇尚繁复和华丽装饰的风气，也不似隆巴多家族等雕塑家出身的建筑师那样以显性图[image: ]15 圣马可教堂和里亚托圣雅各伯教堂
十三世纪以来，随着威尼斯沿波河腹地向西攻占伦巴底，大批伦巴底工匠将北方哥特式结构技术和伦巴底本土哥特风格格的装饰元素表达古典韵味，他选择深入建筑的立面形式与主体空间，发展出一套“理想立面”和“理想空间”设计法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用古典的建筑语汇设计建筑立面和空间”的问题，并伴随对“如何既融入高密度城市肌理，又凸显建筑丰富视觉景观性”，真正奠定了属于威尼斯的文艺复兴早期古典设计语言，并广泛影响了后续数十年带入威尼斯，与潟湖地区原本的“威尼托拜占庭式（Veneto-Byzantine）”风格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并体现现威尼斯乃至亚得里亚海地区教堂立面设计。
2.3.1科杜西的理想立面
科杜西的理想立面实践始于1468年建造的圣米迦勒岛教堂。科杜西为这座教堂选用了一种“三叶型（trefoil）”民族精神的“威尼斯哥特式（Venetian Gothic）”风格，并突出反映在府邸建筑筑立面形式。从形式构成上看，一道不间断的直线楣构将立面划分为两部分：下部通过方形壁柱将建筑水平向划分为“窄-宽-窄”三部分；上部则由中央半月形拱形装饰中[endnoteRef:44]。与此同时，大量哥特教堂堂山墙和两侧漩涡形山墙组成一种类似“三叶草”的形式构图。下部中央的两根方形壁柱打破立面中央的直线楣构，一直延伸到也借鉴了威尼斯哥特式拱形轮廓特征，应用卷涡和和半月形拱的起拱处，并在上部通过相同的水平楣构形成一个小矩形区域；山面半月形拱采用与中央壁柱柱顶楣构相同的檐口线脚将两根壁柱联系起来；而下部两侧的方形壁柱虽止于中央的直线楣构，但同样通过采用与柱顶楣构相同檐口线脚的漩涡形拱，与中央壁柱相联系。最终，包含壁柱、半月形拱和漩涡形拱造型，并与尖塔及圣人塑像相结合，成为当时标志性性的立面依靠楣构和檐口线脚的组合统一成和谐的整体（图13装饰语汇[endnoteRef:45]（图166）。[image: ][image: 教堂的建筑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image: 教堂的建筑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44:  为了平衡拱的侧推力，威尼斯哥特式建筑将拱侧下部加厚，形成凸出尖顶（cusp），并在优化石块砌筑方法后，最终得到一个类似于“三叶草”的内拱线和“S形”的外拱线，成为标志性的威尼斯哥特式拱。]  [45: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式更多囿于装饰层面，可以根据教堂性格和赞助人意志任意增添修改。] 

13 圣米迦勒岛图16 威尼斯哥特特教堂立面
所采用的装饰性性“三叶型”立面的创新一方面体现在对古典形式语汇的准确应用上：科杜西从古罗马和潟湖传统建筑中汲取拱形元素语言，通过组合“半月形拱”和“漩涡形拱”统一了教堂山面造型呈现出的“低-高-低”形状；又通过水平横向楣构和壁柱的组合暗示教堂内部“侧廊-中殿-侧廊”的空间布局与梁柱组合的古典结构体系，回应了古典建筑中强调的建筑立面与主体空间相对应法则[[endnoteRef:46]]（图14和图15图案 [46: []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大型纪念性神庙建筑总是强调梁柱结构和水平向延展的檐部组合，立面往往与内部空间对应；通过控制各部分的比例，建筑最终成为一种整体感极强的“雕塑”作品。] 

2.2思想变革与文化繁荣
在欧洲各地尚陷于中世纪辉煌哥特艺术的十三至十五世纪，回归人性本体的人文主义思想（Humanism）与崇尚简洁罗马文化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萌芽。科学方法、客观真理和数理逻辑重新成为人文主义者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古典语汇，简单形式和几何透视开始成为艺术领域热议的话题。
尽管深刻的哥特传统滞后了威尼斯走向古典的进程，但凭借发达的贸易和优越的区位，威尼斯依旧获得接触最新思潮的良机。早期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曾于公元1362年到访威尼斯，并将自己的手稿收藏留给这座城市；拜占庭人文主义者和学者贝萨里翁(Basilios Bessarion)于1468年将自己收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手抄典籍捐给威尼斯，用以建立圣马可图书馆（Libreria di San Marcoo）。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14而随着陆地领土扩张，意大利北部人文主义重镇悉数归于共和国，进一步促成了了古典神庙建筑立面和内部空间对应图
[image: ]图15典型“三叶型”建筑立面与主体空间对应情况
另一方面，科杜西还挖掘柱式和纹样等古典装饰语汇，并将其应用于“三叶型”立面设计中：教堂立面壁柱柱头选用爱奥尼柱头中的涡卷饰（Ionic volutes）、钟形饰（ovolo），科林斯柱头中的茛苕叶饰（acanthus leaves）、玫瑰花饰（rosette）、柱顶板，以及古典柱身采用的凹形楞饰；柱头装饰之上，科杜西模仿古典拱门柱式引入两道水平倾斜线脚[[endnoteRef:47]]，共同组合成一种混合柱式（图16）。教堂壁柱顶饰和水平楣构由上至下依次饰以古典式的正反波纹线脚（gola riversa），檐冠（gocciolatoio），钟形饰，檐口托饰（modiglione）和多层饰带，形成一种复杂却有序的古典语法思潮在潟湖地区的传播。彼时，包括乔托（Giotto）和多纳泰罗(Donatello)在内，大批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聚集于帕多瓦（Padova），既带来了“自然主义（Naturalism）”风格[endnoteRef:48]，也留下了诸如斯克罗威尼礼拜堂（Cappella degli Scrovegni）、圣安东尼奥教堂（San Antonio）和加塔梅拉塔骑马雕像（The Equestrian Statue of Gattamelata）等重要的艺术作品。他们的作品和设计思想直接影响了大批曾在帕多瓦工作的潟湖建筑师[endnoteRef:49]。而临近潟湖的拉文纳（Ravenna）、里米尼（Rimini）和曼托瓦（Mantova）等地，一直是建筑大师阿尔伯蒂和早年活跃的区域，留下了重要的马拉泰斯塔教堂（Tempio Malatestiano），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续在威尼斯出现的“三叶型”教堂立面[endnoteRef:50]（图17））。 [47: [] 这种在柱头装饰上加入两道水平线脚的做法出现在维罗纳古迹加维拱门中（Arco dei Gavi）。]  [48:  “自然主义”是指在艺术品中尽可能真实的反映人眼所看到的内容，即真实反映物体在自然状态下的状态：包括反映物体所处的空间、形体和物体的体积、物体暗含的动势以及空气透视下的视觉效果。这种对真实世界的把握强化了艺术家对建筑空间的理解，提高了他们对建筑结构和空间氛围的创造力。]  [49:  其中，彼得·隆巴多是受帕多瓦影响的建筑师代表。他设计的圣约伯教堂（San Giobbe）内部装饰和门楣，能找到帕多瓦棕榈叶楣构装饰和浅浮雕技法的影子。而完成的奇迹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i Miracoli），则借鉴了斯克罗威尼礼拜堂的拱形空间，选择简单筒形拱覆盖的单一纵向型空间设计教堂中殿。]  [50:  阿尔伯蒂受委托建设里米尼教堂时，曾与威尼斯卡马尔笃会修士有联系。而威尼斯的第一座“三叶型”教堂归属于卡马尔笃会修道院。可以说他在里米尼作品中表达的建筑思想，应当已经为威尼斯建筑师所熟知。] 


图16 圣米迦勒岛图17 里米尼马拉泰斯塔塔教堂立面上下两层壁柱柱头
2.3革新工匠与理想实践
倘若说潟湖地区建筑传统的深刻烙印和古典主义的新兴思潮给予了威尼斯发展新兴风格的沃土，那么共和国域内和域外的革新建筑工匠群体则扮演了重塑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建筑新风格的直接推手。。随着科杜西设计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增长，他继续在后续
彼时，作为亚平宁半岛自由富裕的城邦国家，威尼斯总是以开放的姿态欢迎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工匠、雕塑家与建筑师[endnoteRef:51]。包括托斯卡纳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建筑师米开罗佐（Michelozzo）、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伦巴底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巴托洛梅奥·邦（Bartolomeo Bon）、彼得·隆巴多（Pietro Lombardo）和毛罗·科杜西（Mauro Codussi）等人在内的大批工匠进入威尼斯，在承接诸如圣马可可教堂中实践这种立面形式，发展出特殊的“三叶型”立面谱系，并广泛影响了威尼斯殖民地达尔马提亚地区（San Marco）、圣撒迦利亚教堂（San Zaccaria）、杜卡宫（Ca' del Duca）和威尼斯总督宫（Palazzo Ducale）的装饰、新建与翻修工程同时，也将源自托斯卡纳与米兰萌芽中的古典设计手法介绍到潟湖工匠群体中[endnoteRef:52]。 [51:  公元1460年，威尼斯十人委员会颁布一则条款：外国石匠可以立即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并且享有威尼斯本地人的特权。法令颁布后，大量来自伦巴底地区的石匠进入威尼斯，并活跃在雕塑和建筑等各领域。]  [52:  在大运河沿岸为米兰公爵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设计的杜卡宫立面，建筑师选用伊斯特里亚白石切割成钻石样砌体建造外墙，并采用融合了托斯卡纳文艺复兴古典特征的角柱；由乌尔比诺的人文主义建筑师——伯拉孟特（Donato Bramante）在米兰圣沙弟乐教堂（Santa Maria presso San Satiro）和贝加莫壁画中实践的物体几何和透视技法，也在圣马可会堂（Scuola di San Marco）立面中得以应用。] 

起初，以安东尼奥·甘贝罗（Antonio Gambello）和安东尼奥·里佐（Antonio Rizzo）为代表，一批雕塑家出身的伦巴底工匠进入威尼斯建筑工地，并开始主导设计工作。在文艺复兴的古典思想尚未成为主流时，哥特式手法仍深深地植根于这批过渡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中：他们会选用十字交叉拱顶和双圆心尖券设计计教堂立面（图17和中殿，也会在教堂后殿布置放射状的礼拜堂和回廊（（图18）。而早年的石匠工作和游历经历更加奠定了科杜西但同时，随着古典思潮的传播，他们也逐渐成为“古典新事物”的早期探索者：他们能借鉴古典柱式元素设计分隔中殿和侧廊的柱式柱头；也能在中殿的拱柱廊之上引入一道连续的线脚以暗示古典建筑中的梁柱支承结构（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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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18 圣撒迦利亚教堂（San Zaccaria）平面图
[image: 建筑的摆设布局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19 圣撒迦利亚教堂（San Zaccaria）室内
而后，以毛罗·科杜西和隆巴多家族（I Lombardi）为代表，更为熟知古典设计法则的伦巴底建筑师开始接管威尼斯本土的建筑设计工作。他们超越以往对古典元素的简单借鉴，而是深入建筑的立面形式与主体空间，发展出一套““理想立面先锋性[[endnoteRef:53]]。在仍以哥特式和拜占庭风格主导的潟湖地区，他超越当时社会崇尚繁复和华丽装饰的风气，也不似雕塑家出身的建筑师那样以显性装饰元素表达”和“理想空间”的设计法则和建筑谱系，进一步回答“如何用古典的建筑语汇设计建筑立面和空间”的问题，真正奠定了属于威尼斯的文艺复兴早期期古典设计风格。韵味，他尽可能弱化浮雕、饰带等装饰元素对立面的影响，仅保留柱式装饰和檐部楣构，更加强调理想立面的构成形式及和谐比例关系。 [53: [] 因常年在建筑工地中工作，相比同时代雕塑家出身的建筑师，他熟知建筑建造过程，也更了解建筑的形式与结构模型，故他能获得更多参与建筑设计与方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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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科杜西式理想立面发展脉络
[image: ]最后，他们创新的空间模式和立面形象在乔治·斯帕文托（Giorgio Spavento）和图里奥·隆巴多[[endnoteRef:54]]（Tullio Lombardo）等人跨越代际的持续实践中，逐渐固化为一种重要的风格遗产，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1527年以降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建筑师实践：桑索维诺等一批建筑师采用“集中式”构图设计了圣菲利切教堂（San Felice）、圣马丁教堂（San Martino）和圣方廷教堂（San Fantin）（图20）；帕拉第奥也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San Giorgio Maggiore）中采用“五点式”与“纵向巴西利卡”相结合的“组合式”平面构图[[endnoteRef:55]]（图21）。。 [54: [] Tullio Lombardo早年一直接受雕塑训练，并常年在家庭工作坊中跟随父亲学习雕塑与石匠技能。十五世纪末，他追随科杜西学习建筑设计，并在1501年至1535年间，承接了包括威尼斯圣救主教堂（San Salvador）、普拉利亚修道院圣母升天教堂（La Chiesa di Santa Maria Assunta nell’Abbazia di Praglia）、贝卢诺大教堂（Duomo di Belluno）、奇维达莱大教堂（Duomo di Cividale）等教堂建筑的设计工作。]  [55: [] 帕拉第奥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横臂十字交叉处布置了大型穹顶，而支撑穹顶的四根结构柱则与相邻空间一并围合成“五点式”布局。其中，“五点式”空间处于中央的大方形空间与教堂中殿对应，四翼的小方形空间则与教堂侧廊空间对应；中央穹顶外接大方形空间边长恰好为四翼小方形空间边长二倍，对应教堂中殿与侧廊长度之比恰为2：1。与圣救主教堂相比，因无需考虑侧向入口的问题，圣乔治马焦雷教堂中由前序纵向中殿至穹顶空间的空间体验更加连续，进一步发展了“组合式”平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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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图2：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藏；
图13：剖面图纸归属于教堂（San Giacomo dell’orio），源Francesco Valcanover和Wolfgang Wolters著，《（威尼斯哥特建筑L’architecttura Gotica Veneziana）》，第81页。照片归属于圣保罗教堂（San Polo），作者自摄。
图17：教堂纪念章和复原方案分别源鲁道夫·维特科尔著，刘东洋译，《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第45页；Franco Borsi《Leon Battista Alberti》，第137页。照片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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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图18 图20 文艺复兴盛期以后威尼斯采用“集中式”构图的教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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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21 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平面中的“五点式”组合构图
相较于其他城市，更加良性的委托关系和团队管理，或许是文艺复兴早期期威尼斯及环亚得里亚海地区三叶型立面源流与发展示意建筑师群体能成为推动建筑新风落地的关键因素：一方面，革新工匠接受赞助人的委托，作为“总建筑师”承接不同类型和尺度的教堂项目，并直接负责建筑整体设计与装饰工程。一方面，这些建筑师大都拥有雕塑家或石匠的职业背景，并常年供职于艺术家作坊，对材料和施工环节较为了解。因此，他们往往也承担了工程项目“施工经理”与“工程负责人”的角色，亲历亲为地对待建筑设计的每一细节，统筹工程材料的选择与采购、施工团队的管理及工程进度把控等工作，确保他们的设计底稿能完整且连贯落实。正是得益于这种良性沟通，他们的设计思想虽未见诸文字，却深植于工匠群体的集体认知中，并最终积淀为一代代建筑师共同的设计范式。。
2.
32科杜西的理想空间总结结
在理想立面实践的基础上，科杜西一直在思考将古典的形式法则应用于建筑内部空间的可能性。1495年，科杜西接受作为泛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北部的文化重镇，，威尼斯教区委托，重建圣金口若望教堂（San Giovanni Grisostomo）。在这一项目中，科杜西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早期期发孕育了一套理想空间模型。
科杜西在教堂旧有基址的基础上，选择了一套源自拜占庭的“五点式（quincunx）”出独特的建筑艺术新范式。并集空间模型。从形式构成上看，“五点式”教堂中殿通常为一正方形空间，被中央四根独立柱切分为九个空间单元——空间核心是四根独立柱围合成的大方形穹顶空间；在大方形四翼又由稍矮的壁柱和四根独立柱围合成四个小方形穹顶空间；二者共同组合成中央对称“五点”穹顶组合布局。在这一基本形式的基础上，科杜西融入对数理与比例的思考：这在宗教建筑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教整体构成遵循以中央四根独立柱柱间距围合的大方形边长（M）为模数的几何比例关系，四翼穹顶小方形内部空间的空边长是中央主穹顶覆盖的大方形空间边长的1/2（M/2），相连筒形拱顶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亦约是大方形穹顶水平投影面积的1/2；中殿区域通过两个小方形边长和大方形边长模数的叠加，最终形成两倍大方形边长（2M）的方形空间体系（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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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以圣金口若望教堂为例，典型“五点式”平面及其模数体系
从空间、使与结构模型上看，“五点式”布局在继承其拜占庭原型的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回归了对古典建筑梁柱支承体系的使用。首先，中央穹顶向下的纵向压力通过帆拱传递至中央四根独立柱；穹顶对圆周各向产生的侧推力则通过与穹顶起拱线相接的筒形拱承接并传递至四翼角柱；而四角小穹顶产生的侧推力又恰好能与筒形拱侧推力相抵。其次，科杜西又参照古典借由模数控制，创新性地融合了“纵向”与“集中”式平面构图；外部立面则通过对古典语汇的重组，实现了立面形式与空间结构的古典性统一。这一风格确立了威尼斯作为意大利北部早期文艺复兴中心的地位，并深远影响了威尼斯潟湖、波河流域及泛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建筑演进。
诚然，这种建筑场建做法为柱间设置连续的檐口和圈梁，使得整体结构成为新风，实质上是是一力学整体，并最终实现古典建筑中“梁柱”支承的结构形式（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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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科杜西的“五点式”教堂结构示意图
这种源自拜占庭的集中式构图一方面完美地契合了特定时代下地理、历史、社会与人文动因交织的产物。东西交融的区位与贸易扩张为威尼，使高密度城市肌理对用地的限制[[endnoteRef:56]]；一方面，教堂中殿既保留了集中式教堂开阔的空间，又重新布置成“纵向式”布局满足威尼斯西方式仪轨需要，能很好地满足小型教区会众集会和祷告需要，受到小型教区青睐；另一方面，集中式构图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比例、几何图示和完美对称性的追求。因此，由科杜西优化发展的理想空间逐渐拜占庭、哥特与伊斯兰艺术在此汇聚，成为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多数教堂倾向的空间形式（图21）。 [56: []小型“五点式”教堂面阔一般为15米，纵向进深普遍不超过20米，能完美嵌合高密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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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教堂中典型“五点式”布局平面
科杜西的理想立面与理想空间的突破性在于它们并非完全倒向托斯卡纳新风格形成的本源术风，而是在格发伯鲁乃列斯基、阿尔伯蒂和伯拉孟特等人的古典实践的基础上，整合潟湖地区特有的威尼托-拜占庭式和威尼托哥特式的建筑传统，创造出根植于威尼斯大地；而发轫于托斯卡纳、兴于伦巴底区的古典语汇——在圣金口若望教堂和至美圣母教堂中，科杜西虽参照伯鲁乃列斯基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Basilica di San Lorenzo）和圣灵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Santo Spirito）处理室内装饰与结构，但却为教堂主体选用了拜占庭“五点式”平面布局以呼应威尼斯教区的集中式传统；而在圣马可大会堂（Scuola Grande di San Marco）和圣米迦勒岛教堂等建筑的立面设计中，科杜西或是从圣马可大教堂中挖掘半月形拱元素，应用连续半月形拱作为山墙造型，或是从复兴思潮，则为工匠的理念革新奠定了基础。而威尼斯哥特式建筑中借鉴“三叶”形式，以半月形拱顶和漩涡型拱作为主体形象（图22和图23）。
此外，石匠出身的科杜西相较同期的建筑师，更加了解建筑设计的环节，并总是亲历亲为地对待建筑设计的每一细节。他也能凭借自己的工程经验与工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较好地联系并管理工人。这种对建筑选材的严格控制及与工程团队的良性沟通，充分保证了科杜西设计作品的完成度，也让科杜西的设计思想更加充分为开放自由的社会土壤，吸引并鼓励着各地匠人交融互鉴，促使他们汲取多元元素，于最终淬炼出根植于威尼工匠群体熟知与接受，并深刻影响了威尼斯后一代建筑师的设计实践本土的建筑语汇。[image: 建筑的摆设布局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22 早期圣马可教堂形象
[image: 教堂的建筑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图23 科杜西应用连续拱形元素设计的圣马可大会堂立面
2.4 科杜西与隆巴多以后一代建筑师及其实践：早期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科杜西于1503年逝世。在他逝后的廿余年里，
综上所述，本文以威尼斯为被迫卷入康布雷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共和国内艺术新思潮的探索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停滞。因此，早年由科杜西引入并发展的核心案例，旨在将中文语境下对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史的学术视野延展至亚平宁半岛北部。通过系统梳理教堂建筑的营建范式与设计理论，厘清了多地域思想对威尼斯早期文艺复兴风格的塑造作用，并剖析了该运动的深层动因及其对盛期帕拉第奥等人的历史启示。本文以期见微知著，丰富国内学界对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主流建筑史学的认知，也为后续探讨该时期建筑风格的演变提供坚实的案例支撑。
域建新计思成为较长一段时间里威尼斯本土期建筑风的主流。这一时期活跃在威尼斯的革新建筑师主要是乔治·斯帕文托（Giorgio Spavento）和图里奥·隆巴多[[endnoteRef:57]]（Tullio Lombardo）。他们基本继承科杜西的设计风格，并以之为源本进行建造实践。 [57: ] 

其中乔治·斯帕文托在圣救主教堂（San Salvador）中进一步发展了科杜西式理想空间，提出了“五点式”平面与罗马巴西利卡式纵向教堂进行组合的另一种可能：即从主入口始，依次布置三个穹顶，组成具有三重集中“五点式”构图的纵向平面布局（图24）。从形式构成上看，圣救主教堂将“五点式”教堂特有的比例和模数关系发展到近乎极致，在平面上纵向形成“窄-宽-窄”的节奏，对应中殿侧廊“窄-宽-窄”三开间，而教堂柱网和各结构构件也完美布置于以窄开间尺寸为模数的格网中。从使用功能角度出发，这种由“五点式”构图纵向组合的教堂既保留了集中式空间的优点，成提了更宽阔的中殿空间，满足更多信徒参与弥撒仪式，亦更加符合威尼斯西方弥撒的礼制习俗；而多个穹顶的组合也使得教堂中殿有更良好的声学效果，符合牧师布道和歌颂圣歌的礼仪需要考。[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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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圣救主教堂平面图及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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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奥·隆巴多（Tullio Lombardo）同样在贝卢诺大教堂（Duomo di Belluno）建筑中推广科杜西发展的“五点式”平面及集中式穹顶空间，提出了将“五点式”平面与罗马巴西利卡式纵向教堂进行组合一种可能性：即将“五点式”构图与后殿组合；中央穹顶空间成为后殿祭坛主要仪式空间，而四翼小穹顶空间则成为侧廊与仪式空间的过渡空间（图25）。
[image: 图示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25 贝卢诺大教堂平面
随着时代发展，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理想空间和立面形象依托科杜西、乔治·斯帕文托、隆巴多家族等工匠群体跨越代际的持续实践，逐渐凝结为潟湖区域重要的风格遗产，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1527年以降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建筑师实践：桑索维诺等一批建筑师采用“集中式”构图设计了圣菲利切教堂（San Felice）、圣马丁教堂（San Martino）和圣方廷教堂（San Fantin）（图26）；帕拉第奥也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San Giorgio Maggiore）中采用“五点式”与“纵向巴西利卡”相结合的“组合式”平面构图[[endnoteRef:58]]（图27）。 [58: [] 帕拉第奥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横臂十字交叉处布置了大型穹顶，而支撑穹顶的四根结构柱则与相邻空间一并围合成“五点式”布局。其中，“五点式”空间处于中央的大方形空间与教堂中殿对应，四翼的小方形空间则与教堂侧廊空间对应；中央穹顶外接大方形空间边长恰好为四翼小方形空间边长二倍，对应教堂中殿与侧廊长度之比恰为2：1。与圣救主教堂相比，因无需考虑侧向入口的问题，圣乔治马焦雷教堂中由前序纵向中殿至穹顶空间的空间体验更加连续，进一步发展了“组合式”平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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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elice

图26 文艺复兴盛期以后威尼斯采用“集中式”构图的教堂平面
[image: ]图27 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平面中的“五点式”组合构图
[bookmark: _Toc21090]3. 总结
作为亚平宁半岛北部和泛亚得里亚海地区文化艺术重镇，威尼斯在文艺复兴早期吸引了一批革新建筑师与工匠群体，并发展出独特的建筑新风。起初，一批来自伦巴底的雕塑家出身建筑师基本沿用哥特式风格设计建筑大体形式，并在接受古典新思想后逐渐融入古典柱式和连续檐部，实现对古典新事物的早期探索与实践。而后，以毛罗·科杜西和隆巴多家族为代表，从建筑形式本体与外部视觉形象两重视角出发实践新的理想风格，并突出表现在教堂建筑平面形式、比例模数、功能使用、立面古典性等层面。他们创新的空间模式和立面形象依托跨越代际的持续实践，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风格遗产，广泛影响了泛亚得里亚海和威尼斯陆地领土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并成为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建筑师的灵感来源。
本文希望借以威尼斯这一重要案例，将对于文艺复兴早期建筑史研究的关注点扩展到亚平宁半岛北部，进一步挖掘并理清不同地域建筑设计思想对于文艺复兴早期建筑风格形成的贡献，并关注革新建筑工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艺术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期为后续进一步探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风格的形成提供案例参考。

附录. 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部分教堂档案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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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名称
	San Michele in Isola

	技术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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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面图RIBA67798[image: 房间里摆放着照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image: 房间里摆放着照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image: 房间里摆放着照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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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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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Giovanni Grisostomo

	技术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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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名称
	San Giovanni Elemosi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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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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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名称
	San Fant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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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RIBA[image: ]指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Pietro Paoletti指来源为Pietro Paoletti著《L’architettura e la scultura del rinascimento in Venezia》一书
A.S.V 指威尼斯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Vene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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